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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脑科学是当今国际科技研究的前沿领域。脑是最复杂的器官，其中尚有诸多重大的基础科学问题

有待解决。开展脑科学研究需多学科人员协同攻关，对于建立新学科将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对于人类健康

和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简述了神经科学在结构成像方面的基础性需求，介绍了小鼠全脑可视化

的发展历程以及近几年的代表性研究，并展望了全脑可视化研究的发展趋势，对可能存在的难点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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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rain remains a mystery to human and there are many fundamental and significant issues to be 
solved. A collaborative research based on multiple disciplines is essential for the brain study and may result in some 
new disciplines, which will be of great role in promoting human healthca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basic needs of neuroscience in detailed brain structure imaging,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courses of 
the mouse brain wide visualization and the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s in recent years. We also discuss the trends 
in development and difficulties for the visible brain wide networks at single neuron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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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经科学的基础性需求

大脑是宇宙间最神奇的物体，不仅使人们具有

正常的行动并产生思想，也有着多种神经精神类疾

病而严重影响人的生活质量。在科学技术进步极大

地促进了人类对世界万物认识理解的今天，被视为

所有生物体中最复杂的器官——脑，其结构和功能

的机制仍然是最大的未解之谜。

脑是多种结构并存的器官。人脑由 860 多亿个

神经元 [1]、1 000 多亿个胶质细胞以及密布穿插其

中的血管，共同组成极其复杂的神经 - 血管网络。

血管为神经元和胶质细胞输送能量和营养物质，并

且带走废弃物。有研究表明，如果阻断脑的血液供

应，神经元会在几秒内停止发放动作电位，在几分

钟内，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神经元坏死。然而，人

们至今对哺乳动物全脑范围内的细胞与血管网络的

真实尺度下的空间分布尚不清楚，对同一个脑内不

同位置处的神经元和血管的精细结构尚未进行全面

研究。这些组织结构的尺度差别较大，由于脑内的

小细胞和毛细血管的直径约为 2~5 µm[2]，典型神经

元胞体的直径约为 10~30 µm，由神经元胞体发出

的突起，其直径仅为亚微米至 1 µm [3]。因此，若要

可视化真实的神经元、胶质细胞和血管的三维结构，

图象采集时 xyz 三个方向的分辨率均应小于或等于

1 µm。本文所述单神经元分辨即指成像体素分辨率

为 1 µm 甚至亚微米。

脑是最复杂的器官。在哺乳类动物的大脑中，

感知、记忆、情感、思维等等功能的实现，主要依

赖于神经细胞的聚集体或神经网络而非单个神经细

胞。大脑的精细解剖结构对于认识和理解脑的功能、

探索脑疾病的机理至关重要。在脑中，一般认为有

两种不同的神经连接环路，即神经元与其周围神经

元建立的局部神经环路和神经元与远端脑区中神经

元建立的长程神经环路。一个复杂的脑功能往往需

要局部神经环路和长程神经环路的协同作用才能完

成 [4]。因此，对脑结构和功能可视化的研究需要在

大范围甚至是全脑进行。

脑的复杂性还表现在神经元类型的多样性。不

同类型的神经元就如同集成电路中的各种元器件，

若要明确神经环路的真实形态或信息传递的通路，

首先要搞清楚脑内有多少种“元器件”。已有研究

表明，神经系统具有远比其他器官更多的细胞类型，

如肝脏只有 5 种细胞，而神经系统中仅视网膜处就

有 55 种细胞 [5]。脑内究竟有多少种神经元至今仍

是未明确的神经科学基本问题。并且，由于神经元

的精细完整形态可以反映其接受和输出信息的所在

位置，或者说可显示其构建回路的空间覆盖范围，

具体指神经元的胞体，特别是接受成千上万其他神

经元信息输入的树突，对突触传递、信息整合、神

经环路形成和可塑性极其重要，其结构异常也与神

经类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然而，脑内不同位置处

的神经元究竟有多少突起分支，其覆盖范围有多大，

复杂度如何等等，也是未知的神经科学基本问题。

因此，以真实尺度获取不同类型神经元的精细形态，

及其所处脑内的准确位置，明确神经元类型，对于

神经科学来说是关键的基础性需求。

简而言之，由于生物体存在着个体差异，所以

理想的目标是对同一个哺乳动物全脑，结合多种标

记技术，同时获取所有细胞 ( 包括神经元 ) 和血管

的精细完整的形态结构，实现在全脑范围，以真实

尺度构建出感兴趣位置处的神经元和血管的精细形

态，并给出神经连接通路和血管网络的可视化结果。

2　已有小鼠全脑可视化的研究

在 2002 年完成的小鼠基因组测序工作 [6]，证

实了小鼠与人类在基因水平上有 80% 以上的同源

性，小鼠作为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中哺乳动物类的

代表，有其不可动摇的地位。人脑重约1 350~1 500 g，
而小鼠脑仅重约 0.4~0.5 g，其中神经元约有 7 千万

个 [1,7]。但即使是小鼠，各个脑区里的真实的血管 -
细胞 - 神经元的精细构筑及相互关系仍不清楚。

一百多年前，Golgi和Cajal发明了高尔基 (Golgi)
银染法，并先驱性地将其用于神经元的形态染色和

成像，揭示出脑的组织结构是以神经元类型和连接

为基础。由此，人们不断地尝试用直观的图像和图

谱，从单个神经细胞、神经环路、脑区、全脑等不

同层次和水平，认识和理解脑结构的高度复杂性 [1]。

一方面，利用传统组织学的染色、示踪、切片和光

学成像技术，人们已对如感觉、运动等局部脑区的

神经解剖分级和分层连接结构有了较清楚的认识 [8]，

也获得了大量的单个或局部神经元精细形态的知

识。然而，由于这种方法主要是手工操作，将鼠脑

以每片厚约 20~50 µm 进行连续切片，工作量大且

难以保证每一张脑片的完整和无形变。更大的问题

是，连续的脑组织由于被切开，再分别进行贴片、

封片和成像等操作，会导致切片表面上的神经纤维

被切断，无法再进行连续脑片之间的神经突起的追

踪与拼接。所以，传统的组织学切片成像技术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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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二维平面上的观察结果来推测三维的结构，因

此定量分析结果偏差较大。传统神经解剖学中，可

视化研究的代表性成就是借助于尼氏 (Nissl) 等染色

技术并结合传统光学显微镜成像，Paxinos 和 Franklin
著述的《小鼠脑立体定位图谱》[9]，以及 Dong 著

述的《Allen 小鼠脑图谱》[10]。这些小鼠脑图谱清

晰地显示了解剖学结构的图像，建立了脑的三维定

位坐标系，并对脑区和核团的解剖学结构进行了命

名和描述，在神经科学研究中已广泛用于指导脑区

或核团定位。这两个图谱存在的共性问题是分辨率

较低，所绘制图谱的冠状面图像间隔均超过 100 µm，

提供的矢状面和水平面的图像则更少了。

另一方面，以磁共振成像 (MRI) 为代表，有多

家单位开展了小鼠全脑图谱绘制的工作。为了尽可

能清晰地识别小鼠脑内的结构，成像的磁场强度多

采用 7 T[11] 甚至更高的 17.6 T[12] 以获取高分辨图像。

目前 MRI 小鼠脑图谱的最高分辨率为各向同性

21.5 µm/voxel[13]。MRI 脑图谱被广泛用于比较不同

品系小鼠或病理小鼠脑解剖与形态的异同或异常 [14-15]，

并且能为蛋白质组和基因表达分布等大脑功能数据

提供一个统一的空间共定位框架 [16]。

与基于二维切片的传统组织学小鼠脑图谱相

比，MRI 脑图谱在三维空间中重建出了鼠脑及其内

部的多个脑区及核团的形态，同时可以对图谱进行

任意角度的虚拟切片，从而使得用户可以将图片从

任意角度准确地配准到正确的解剖学位置上 [12]。此

外，由于 MRI 数据便于采集，容易获取多个鼠脑

的 MRI 全脑数据，因此出现了一些基于多个 MRI
数据集绘制的平均脑图谱 [11-12,16-17] 与概率脑图谱 [12]，

对于消除个体差异性，展现鼠脑的普遍特征，具有

一定的参考意义。

然而，由于 MRI 成像的分辨率还只是宏观水

平，无法区分单个细胞，基于 MRI 数据构建的小

鼠脑图谱存在着难以准确精细地划分脑区或核团的

局限性。目前 MRI 小鼠脑图谱中划分的脑区与核

团个数最多仅为 62 个 [17]，在引入了相同分辨率等

级的组织学数据辅助后，也只能划分出 70 个 [18]。

在小鼠脑血管成像研究方面，Kleinfeld 团队开

发了全光组织学成像仪，先用双光子显微镜对脑块

表面成像，再用激光将已成像组织进行消融，以此

实现 z 方向层析成像的深度控制 [19]。随后该团队使

用荧光凝胶灌注小鼠脑血管，结合蔗糖脱水来研究

增加鼠脑的透明度，利用双光子成像系统，对矢状

面和冠状面脑片的多个区域进行深度范围脑皮层的

成像。单个成像区域的大小约为 0.3 mm3，其分辨

率可以达到 1 µm，由此得到局部脑块内毛细血管

水平的血管网，并对血管分布密度进行了定量统

计 [20]。基于上述技术和方法，目前该团队展示的结

果范围约为 1 × 1 × 2 mm3，同时给出了包含脑表面

血管、穿入血管及毛细血管层次的血管网数据，并

可以区分穿入血管是动脉还是静脉 [21]。由于该研究

的样本制备、成像和血管分割等步骤都采用手工完

成，对于大样本研究将面临脑部深处组织高分辨成

像、图像配准、非常耗时等难题，目前还未见全脑

大范围的结果报道。

与此同时，Kabani 团队用 CT 结合造影剂对小

鼠脑血管进行成像，实现了全脑范围内各向同性 20 µm
分辨率的血管成像。同时，为了提供脑血管的空间

位置信息，利用 7T 的 MRI 对鼠脑进行脑轮廓和脑

区的结构成像，其分辨率为各向同性 32 µm [22]，分

割出 62 个脑区和核团 [17]。并且，基于已有的解剖

学知识，对小鼠脑血管数据采取手工分割的方式，

将多只小鼠脑血管数据三维矢量化，分析血管的共

性分布。基于该技术和方法，得到了目前为止第一

套三维小鼠全脑血管图谱，并对血管进行了分级标

注 [22]。然而受成像分辨率所限，重建的血管主要为

大血管，小血管的重建质量还不够高。

简而言之，近几十年发展的光学成像技术 ( 如
共聚焦和双光子 ) 虽然能分辨单个神经元和血管的

精细结构，但受限于光的散射和吸收，成像深度有

限，其研究仍然局限于脑皮层局部区域。现有的三

维组织水平成像技术，如 CT 和 MRI，由于分辨率低，

无法分辨毛细血管和单个细胞。

3　21世纪以来的代表性研究

随着基因组计划的完成，生命科学界更加迫切

地意识到已有神经科学的知识非常匮乏，无论是对

脑的基础认知还是针对临床需求的研究。有多家单

位纷纷联合起来，希望借助于标记技术，致力于系

统性构建介观水平 (mesoscopic scale) 的全脑神经连

接地图，以填补宏观全脑与微观神经回路研究之间

的空白 [23]。由于荧光蛋白可以特异性地标记所需类

型的神经元，而且融合的 XFP 蛋白不影响结合蛋

白的生物学功能，因此，神经科学研究者们对脑网

络与功能的研究主要借助于荧光蛋白进行标记定

位，以识别包括神经树突和轴突在内的各种感兴趣

的生物结构 [24]。本文简述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技

术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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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光片照明显微成像与光透明

光片照明显微成像技术使用光束薄片从样品侧

面进行激发荧光，并通过显微物镜与探测器在垂直

于光片的方向上获取照明层面的荧光图像，从而实

现荧光样品的三维层析成像。与共聚焦及双光子显

微成像技术相比，光片照明显微成像采用层析的面

照明取代了传统的点扫描成像方式，因此，它具有

更高的成像速率、更高的信噪比以及更低的光漂白

光毒性效应等优点。光透明技术主要是通过化学方

法，使生物组织内各成分之间的折射率相互匹配，

从而降低组织的散射影响，提高光在组织中的穿透

能力，使生物组织变得“透明”，获得更好的光学

成像深度。

光片照明的概念由 Siedentopf 等在 1903 年提

出，最初被应用于散射光成像。2004 年，Huisken
等

[25] 首次将光片照明显微镜应用在荧光成像领域，

对活体胚胎进行了长时间的三维成像，证明了其在

发育生物学研究领域的巨大潜力。2007 年，Dodt
等 [26] 结合化学光透明技术，并将照明方式改进成

双侧照明，首次利用光片照明显微镜实现对完整鼠

脑样本进行快速成像，将其应用拓展至神经生物学

领域。由于在生物组织中的强散射特性，光片照明

显微镜对全脑进行成像的效果极其依赖于组织光透

明效果，所以近几年多个研究小组倾力于发展新的

光透明技术。如，2011 年，Hama 等 [27] 率先提出

基于尿素的水溶性透明试剂 —Scale。他们利用该

方法使得小鼠全脑组织变得透明，并结合共聚焦及

双光子成像系统能够获得鼠脑更深处的神经元及血

管分布信息。2012 年，Erturk 等 [28] 经多年探索，

发展了一种基于有机溶剂的透明成像方法 ——
3DISCO，结合光片照明成像技术，获得了小鼠全

脑无损神经连接的三维重建结果。该方法可应用于

中枢神经系统神经退行病变及再生的相关研究，包

括脊髓损伤后胶质细胞响应及再生修复的探究。在

最近的研究中，亲水性的透明剂被证明可以有效地

降低对荧光蛋白的损伤，其中 CUBIC 技术结合光

片照明显微镜，对成年 GFP-M 小鼠脑及生后 3 d 的

狨 猴 脑 实 现 了 快 速 的 全 脑 成 像 [29]。2013 年，

Deisseroth 研究小组发展了一种基于水合凝胶结合

组织电泳去除脑组织中脂类物质，使得全脑透明的

新方法 ——CLARITY，并结合单光子成像系统对小

鼠鼠脑、人脑 500 µm 脑块进行了细胞及亚细胞水

平的成像 [30]。该方法可用于获取成年小鼠全脑细胞

水平的神经结构及大组织块的多重分子标记，但因

其电泳设备的特殊性及光学参数的局限性，该方法

难以用于多样本的对比和平行实验 [29]。需说明的是，

受物镜的工作距离及照明光片厚度的均匀性的限

制，光片照明显微镜对于鼠脑成像的 x-y 方向的分

辨率只有数微米 ( 故其文中称之为细胞或亚细胞分

辨 )，还难以对大样本实现体素 1 µm 分辨率的成像。

3.2　双光子序列断层成像

双光子序列断层成像 (serial two-photontomo-
graphy, STP) 是一种将双光子显微成像和组织切片

相结合的方案，用于实现小鼠全脑的荧光成像。双

光子显微成像作为一种重要的荧光显微光学成像技

术，可以对百微米下的组织进行微米分辨成像。为

了能够获取大组织样品的三维成像，2007 年，MIT
的 Ragan 等 [31] 报道了将双光子显微成像技术与移

动样品 ( 通过多视野成像扩大 x-y 方向的成像视野 )
和机械切削 ( 增加 z 方向成像范围 ) 相结合的方法。

该方法使用石蜡包埋组织样品，并采用铣削加工的

方式，在用双光子对样品表面以下一定厚度处的组

织进行成像后，铣去表面已成像的部分。为了提高

双光子成像速度，采用基于多边形扫描器的双光子

显微成像实现方法，最高可以达到每秒 30 帧的成

像速度。采用这一方法，演示了小鼠心脏的亚细胞

分辨三维成像结果。

由于石蜡包埋会淬灭组织荧光，在上述方法的

基础上，Ragan 等 [32] 以振动切片代替铣削加工方法，

改石蜡包埋样本为琼脂包埋样本，以高速扫描镜代

替多边形扫描器，提出了 STP 方法，相关工作于

2012 年发表于 Nature Methods。上述改进减少了包

埋过程对组织荧光和变形的影响。文中演示了转基

因荧光小鼠及进行了顺行或逆行注射示踪标记的小

鼠全脑 STP 三维荧光成像结果。其成像的 x-y 方向

分辨率分别为 0.5 µm 和 1 µm，z 方向采样由振动

切片过程控制，每间隔 50 µm 采集一张鼠脑冠状断

面图像。

随后，Allen 脑科学研究所使用 AAV 病毒 EGFP
标记特定脑区和细胞类型的轴突投射，再用 STP 方

法以 0.35 µm 的 x-y 方向分辨率和 100 μm 的 z 方向

分辨率，对标记小鼠的全脑进行成像，获得了 Allen
小鼠脑连接图谱 [33]。加拿大的 Gleave 等 [34] 使用

STP 作为其中一种光学成像方法，以 z 方向每 100 
µm 采集一张冠状面图像，获得了免疫染色小鼠脑

的三维光学图像。

STP 方法的优点是将光学切片与机械切片相结

合，用光学切片获得轴向分辨，用机械的振动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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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纵向探测范围，引入振动切片降低了对组织包

埋的要求。作为一种自动成像方法，简化了传统的

先进行一定厚度的组织连续切片，再对切片进行光

学成像和配准这一繁琐和耗时的数据采集过程。然

而，其典型应用通常为进行 z 方向数十至百微米厚

度的间隔断面成像，相应地图像重建体素分辨率只

能是 100 µm 的组织学水平。如要开展确认神经元

类型、单个神经元树突和轴突精细形态追踪，则必

须进行全脑 z方向微米甚至亚微米的精细层析成像。

使用 STP 方法则意味着显著增加数据获取的时间，

其样本包埋方法和成像系统的长时间稳定性还有待

证明。

3.3　显微光学切片断层成像系列技术

华中科技大学骆清铭教授及其研究团队经过八

年的努力，建立了可对数厘米大小样本获得亚微米

分辨的精细结构三维成像方法和技术。利用自主发

明的反射式切片成像技术和全自动精密组织切削技

术，研制出显微光学切片断层成像系统 (micro 
optical sectioning tomography, MOST)，该系统具有

连续自动快速获取数据、图像无需额外配准、稳定

性强和精确性高的特点。结合发明的小鼠全脑高尔

基染色和树脂包埋方法，利用 MOST 系统在国际上

首次成功获得分辨率为体素 1 µm 的小鼠全脑连续

三维结构图谱
[35]。

考虑到高尔基染色虽能显示单个神经元的完整

精细形态，但具有染色随机的缺点。结合前期建立

的 MOST 技术，该团队又发明了新颖的可保持荧光

表达强度并避免鼠脑内荧光蛋白淬灭的树脂包埋样

本方法，研制出能够全自动长时间稳定的适合于各

色荧光标记的荧光显微光学切片断层成像系统

(fluorescence MOST, fMOST)[36-38]，建立了数字化的

图像重建、配准与标识等数据处理流程。利用这种

前所未有的荧光小鼠全脑高分辨率成像的技术，获

得了分辨率为 1 µm 的荧光蛋白转基因小鼠全脑的

三维数据集，首次在全脑大范围实现了长距离轴突

投射通路不间断地追踪。该研究获得了国际同行的

高度关注 [8]。

为了以真实尺度获取小鼠脑内所有细胞和血管

的精细完整的形态结构，该团队改进了传统的用于

细胞构筑研究的金标准尼氏染色法，实现了

同时标记同一只小鼠全脑的细胞和血管的结构。运

用 MOST 成像系统，以 1 µm 体素分辨率，成功地

采集了多只完整小鼠脑细胞和血管的图像 [39]。基于

尼氏染色的特点和 MOST 技术的三维高分辨优势，

所获取的小鼠全脑数据集具有能显示所有细胞和血

管 ( 包括毛细血管 ) 空间位置与形态结构的特点。

研究小组还利用自主研发的软件实现了细胞和血管

共定位的定量分析方法，发现细胞到血管的最近距

离与血管长度密度之间存在鲁棒的线性相关，而与

细胞个数密度无关。

利用 MOST 系列技术与方法，能够以前所未

有的单神经元分辨率，可对脑内任一感兴趣区域，

三维呈现小鼠完整脑内神经元 - 细胞 - 血管的精细

形态，并且数据集具有天然配准特点，结果如图 1
所示。MOST 系列技术具有高精度、长时间稳定性、

高通量数据获取的优势，可用于神经科学重要基础

知识所需的神经元类型、神经回路、血管网络、3D
精细脑图谱等，及脑发育与疾病探究需对多个样本

大范围观察神经元与血管精细形态和位置变化的研

究。其缺点是所用样本均为离体的，切片成像后的

样本由于已碎裂，难以再收集进行复染对照研究。

4　展望

随着神经科学研究的方兴未艾及对神经科学基

本问题的强烈需求，为了能架起连接微观分子与宏

观全脑研究之间的重要桥梁，有越来越多学科的研

究人员与神经科学家们共同努力，如上所述已在介

观分辨率水平取得了可喜的突破，对小鼠全脑研究

建立了可行有效的研究途径。在此基础上，以小鼠

脑为对象，进一步实现对神经回路中更微观结构“突

触 -信息传递、交换以及计算所在位置”的快速成像，

以及明确神经元的类型、神经回路的精细结构及其

在脑内的投射分布通路等将成为重要的研究目标。

与此同时，由于小鼠为低等动物，其研究结果对于

理解脑疾病和药物研发作用有限，所以更为重要和

急迫的是开展对灵长类动物脑的神经回路精细结构

的获取工作。为达成以上研究目标，需从样本标记

方法、成像技术、大数据处理与管理等方面进行系

统性多学科的协同攻关研究。

由于轴突直径仅有 1 µm，其结构特征是又细

又长，突触的直径仅有 300 nm[40]。在成像过程中，

被标记神经元胞体发出的光强相比于轴突和突触发

出的光强，就如同天空中的太阳和星星。所以，为

了实现对轴突末梢和突触的成像，样本标记与成像

技术需要共同努力，以新思路和新方法，进一步解

决更高空间分辨率、高成像信噪比、高成像通量等

关键技术问题。随着分子遗传学和基因重组技术的

发展，已有 Xu 和 Sudhof [41] 利用荧光蛋白的表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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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分析由腺病毒感染的神经元所投射的突触个

数。该研究提供一种可以借助于光学显微成像简单

快速地获取神经元轴突和突触末梢分布区域的方

法。近年来，为了分析特定神经回路，利用定点微

量注射与遗传学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已成为热点，如

病毒转染与 Cre 品系小鼠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荧光

蛋白的特异性稀疏表达。同时，跨脑区的神经元投

射涉及数以百万的分支和输入，可通过多色标记对

多种细胞和结构进行特异化区分，同时应用神经回

路顺行、逆行特异示踪表达，包括跨突触传播的病

毒和示踪染料的应用，以分析神经回路的构筑特性。

需说明的是，为减少“太阳”光强的影响，标记的

神经元个数应稀疏，并且不仅是胞体具有较高的光

强，而且由其发出的突起，特别是轴突和突触也必

须有足够的荧光强度，荧光表达需有较好的稳定性，

才可能在“太阳”的照耀下实现对“星星”的成像。

与之相应，成像技术需将空间分辨率由体素 1 µm
进一步提高至百纳米，发展信噪比更好的层析成像

技术。此外，为实现大样本，如灵长类动物脑甚至

人脑的全脑单神经元分辨率成像，标记工具需具备

快速渗透、长时间稳定的特点，需发展可用于灵长

类更复杂神经回路结构的标记方法。与之相应，成

像技术面对灵长类脑冠状面直径是几十厘米的情

况，需发展可高通量快速面成像的新技术。

由于脑的高度复杂性，以单神经元分辨率用

MOST 系列技术采集一个单色标记小鼠脑的数据量

都是 TB 级 (1 TB=1 024 GB)，单层冠状面图片的数

据量是几百兆甚至数 GB。如果进行多色成像或对

灵长类动物脑成像，其数据量更是成倍增长。如此

工程化速度地产生大数据，对于目前现有的数据存

储、图像处理与分析、数据管理和共享等方式已带

来了全方位的挑战。同时，由于神经元类型和形态

的高度复杂性，面对已获取的大数据图像，不可能

采用过去手工分割图像的做法，必须发展新的方法，

以实现自动地对多层次、多类型、多形态、高密度

的神经结构和功能图像的数字化处理，在此基础

上实现单神经元分辨的全脑可视化和定量分析的

目标。

我们相信脑研究的春天已经到来，在多学科研

究人员协同攻关努力下，全脑网络可视化的研究成

果必将为人类更好地“认识脑、保护脑、创造脑”

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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